
一周后，我到裱画店看到三幅
画已经托好拉平，破损处也尽可能
用颜色接近的纸做了修补，焕发出
艺术的魅力。

三幅画上皆有题款和印章，这也
是我最感兴趣的所在，许多信息就藏
在其中。

正中的那幅画最完整，品相也
好。题为《玉堂富贵》，左下角飞白画
出斜上去的玉兰枝干，左上折枝而

下，两者虽笔断而意连，一树玉兰的意境是很
明显的，两只白头翁落在玉兰花树的枝头，
喙、眼、翅尖、足、尾，皆用较浓的墨色画出，背
羽渴笔扫出，可见丝丝缕缕的羽毛质感，其一
张嘴欢鸣，另一只似乎凝神谛听，颇为传神。
白玉兰花或盛放，或含苞，在或浓或淡的墨色
花萼衬托下显得洁白无瑕。画右侧是自下而
上的牡丹花，两朵白牡丹花盛放着，露出晶莹
的花蕊，似乎是用锌钛白点出，虽年代久远，
依然清晰可见。牡丹的叶子呈现出花青色，
不知是不是年久褪色的缘故，但墨色勾勒的
叶筋浓淡相宜，将叶子的不同姿态表现得尤
为生动。款识中有“根发先生大雅正之，丹徒
安文写”的字样，清秀飘逸，钤印“用三书画”。

左侧那一幅画的是紫藤，颜色虽有褪
浅，但紫藤的仪态未失。虬曲缠绕的藤蔓分
别从左上、右上向中间下方伸出，宛如牵手
于中道，一簇簇叶片之下是盛开的藤萝之
花，原本可能是白色蘸紫色点厾而成，复以
墨笔勾点花萼，如今藤叶已褪成赭色，串串
紫藤花反而接近银藤了，唯花梢泛着花青和
淡紫。题字“拟青藤老人笔趣，安文写于南
通客次”，透露出作者作画于何地的信息。
可惜“藤”字写错了，或许可见画家的文化程
度。钤印两方，一为阴文“丹徒安文”，一为
阳文“用三书画”。

右边那一幅因为玻璃已坏，致使画作长
期暴露于空气中，画面发黄，画中的花卉褪色
得厉害。从右下往左上，斜出三根花枝，其中
之一复折向左下，又向上顶出，枝头丛叶间，
白色的花儿朵朵，有点像梨花。当年恐非全
白，如今是褪色之故吧。这幅画上的题字是

“丹徒安文作，二十五年秋仲”，为探寻这幅画
作于何时提供了线索。钤印两方，与最左侧
的画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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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文是谁？其实，第一次遇见画作的时
候，我就识别出作者的姓名，但是对其人却没
有印象。尝试求教于地方文史专家，也一时
没有结果。

于是试着在网上搜索，居然在一则网上
微拍的微信中找到了一点信息，其中有安文
的花卉对屏，为纸本软片，起拍价五千。作者
简介这样写道：安文（晚清），丹徒（今江苏镇
江）人，生卒年不详，晚清画家，擅长花卉。对
比我所获得的三幅画作，作者签名颇多相似

之处，唯网上竞拍的画作颜色艳丽如新，且仅有“安
文”阴文印章一枚，似有可疑之处。但不管如何，还
是在作者信息方面有所参照，一是作者籍贯丹徒，这
在画作落款中均一致；二是说画家擅长花卉，这从作
品题材上亦可印证。

安文在紫藤画中所提及的“写于南通客次”，如
何理解？是偶然经过这里，为人作画，还是另有原
因？不久，我读到邱丰先生所著《南通地方书画人名
录》，居然在附录《解放前在通城卖字画者》中看到一
则信息：安文，丹徒人，花鸟为主。虽然只是一行字，
但是列在解放前在通卖字画者条目之下，还是可以
据此理解“南通客次”之意。安文卖画于南通，为根
发先生画下木床额板之画，是靠绘画的手艺谋生。

安文在南通为根发先生画下木床额板画是哪一
年？最右侧画上的落款时间“二十五年”到底是哪一
年？如按网上所言画家为“晚清”时人，晚清有二十
五年者，则有道光、光绪两朝，如果是道光二十五年，
则为 1845 年。如果是光绪二十五年，则为 1899
年。如果是民国二十五年，则为1936年。那么，究
竟是哪一年呢？可惜，安文生卒不详，一时无法对
照。但是能否从地方报纸的外来画家的广告或者润
笔信息中觅得线索？另外，是否可以从“根发先生”
入手，从另一个角度获得信息？应该都是途径之
一。仅从“南通客次”的“南通”二字来看，似乎最后
一种可能性更大些。

关于老式木床的额板画，我倒想起十余年前在
西大街参加入户“走帮服”活动时的一段经历。那次
在西大街马厂巷一老者家，房屋数进，墙上还有一幅
两个年轻人1959年 8月 29日合作的飞船奔月壁
画。他家老木床的额板上就有画作，也是牡丹等花
卉题材。当时，我还拍了几张照片，可惜房中昏暗且
空间局促，用了闪光灯也没能全部拍下。其中一幅
上盖有两枚印章，一为阳文“薪传”，一为阴文“时年
六十有八”，我猜想“薪传”很可能就是作者的名字，
但当时也没有和主人进一步深谈。如今翻看当年所
保存照片的命名“孙根传”，一时竟有些恍惚，这“薪
传”与“根传”有何关系？而这“根”字，与我所见安文
画作上的“根发先生”之“根”有无关系？倒都成了一
个引人入胜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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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的一个周末，我在
友谊桥旧书驿站的一个旧货摊位
上邂逅安文的花鸟画。

画镶嵌在老式木床额板上，
本有玻璃罩住，左、中、右各一
幅。中间的画高出左右两幅，玻
璃完好，画作因此也保存得较
好。左侧的玻璃裂了一道缝，缝
下的纸张泛出了茶色。右侧的
玻璃已经不见，画面灰黄，还有

多处破洞。挺喜欢这些画的感觉，试着
问摊主能否仅出售画作，守摊的妇人致
电身在另一个市场的男子，回复说要买
就连同整个木床额板一起。于是，这一
次购画未能如愿。

隔了一周，我又去旧书驿站一走，上
周见到的木床额板居然还在。只是这次
的摊主是个男的。我再次提出购买画
作，他先是不肯，看没有其他人问津，最
终决定卖给我，但要我付过钱之后自己
拆下——他自动回避了拆画过程中的风
险。于是，我请他借了一把钳子来，自己
动手拆除画作背面的挡板。固定背板的
钉子已经锈蚀，许多在拔出时已经齐根
断掉。有两张画已经粘在了背板上，徒
手是揭不下来。摊主倒也慷慨，同意我
送到近旁的裱画店去揭下来。

裱画师傅用喷壶给画喷水，稍微湿
润之后，用竹刀将画纸和背板分离开来，
这才发现，原画的边缘还有多出的空白
折向里面，使画面刚好填满正面的玻
璃框，想来是主人定制时已经跟画家
做了尺寸上的说明。于是，我请裱画师
傅将三幅画先托裱一下，保留边上的多
余老纸，看看效果如何，然后决定下一步
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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